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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傣族文字的创制和发展

一、傣族文字的类型

傣族古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来源于印度的巴利文。新中国

建立前，傣族在不同的地区使用着四种不同形体的老傣文，这四

种文字皆自左向右横书，行序自上而下。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等地使用的叫傣泐文，现称西双版纳傣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的大部分地区及景谷、沧源、双江、耿马、镇康等县的部分

傣族地区使用的为傣纳文，现称德宏傣文；在德宏的瑞丽县及潞

西县遮放以南地区和澜沧、耿马县一部分地区使用的叫傣绷文；

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平县等地傣族中使用的叫金平傣

文。这四种老傣文虽然都是从印度字母蜕化而来，但形体却不相

同。傣泐文和傣绷文为圆形字母，傣纳文为方形字母，金平傣文

则方 个字母，与圆兼备，有的还呈尖角形。傣泐文最初只有

古印度的巴利文字母的读音和顺序一致。后根据傣语特点增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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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母，其中有七个元音字母，一个字母代表带辅音尾韵母，

有 个辅音字母因所拼声调高低而区分为两个组，各拼三个声

调，只用两个声调符号。傣纳文有 个辅音字母和 个元音字

母及常用韵母符号，这种文字常用同一字母表示不同音位，也用

几个字母表示同一音位，没有声调符号。傣绷文在文字体系上与

傣纳文比较接近，只有 个辅音字母、八个元音字母和两个韵

母符号，由这些元音字母和韵母符号再组合成其他许多复合的韵

母符号。金平傣文则有 个辅音字母（另有几个同音异体字

母 ） 个元音字母和韵母符号，还有三个声调符号，辅音字母、

也分高低两组。这四种傣文在书写中都有许多合体字和形体固定

的字，但在书法上有一定规范。

属于印度字母的各种文字，字母表上一般只列辅音字母，而

且这些字母单念时都带有一个元音 。由于辅音字母单独可发

音，一些文字学家将其列入辅音文字一类，其实这样做并不恰

当，因为元音字母虽不列入字母表，但一点也没有减少它们在拼

音中的作用，因此，仍应归入拼音文字一类。傣泐文最初的

个字母表中列有七个元音字母和一个代表韵母的字母，这与巴利

文字母表排列形式完全相同，只是巴利文有字母而无字形，在佛

教经典翻译中各个国家和各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字去拼写巴利语，

因此，这种文字也不能说直接来源于巴利文，仍将其归入印度字

母较确切。显然，这种文字与小乘佛教的传播更为密切，它一直

在近邻的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典文字的特殊地位。

除上述四种老傣文外，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思茅、

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中

的《新平县百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综合》一文记载，

①参见张公瑾（傣族文化）第二章“语言、文字和文献”，吉林教育出版社

月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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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牧师贝里泰夫妇在四区仙河村传教，贝里泰与刀 训还曾

合作翻译过有关宗教的书籍，创造过一种花腰文，为拼音文字。

刘以在《关于新平傣文的调查与核实》一文中说：经过反复的调

查与核实，我们对“花腰文”或称“新平傣文”的情况进行核

实，现在可以这样说：“花腰文”或“新平傣文”系解放前，在

新平第四区传教的基督教“内地会”德国牧师贝里泰及夫人贝里

德，与当地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在 年世纪 代，采用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当地傣语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因产于新

平的漠沙，故被称为新平傣文。新平的漠沙、嘎沙地区的傣族，

因其服饰，又称为“花腰傣”。故这样的傣文，也有称“花腰文”

或“花腰傣文”的。新平傣文相对于傣泐文、傣纳文和金平傣文

来说影响不大，仅在新平的漠沙等部分地区的基督教中传授，因

而知道的人很少。

二、傣族古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傣族古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中后期。那时社会

生产力低下，生活简单，活动范围不大，人们的生活、生产、分

配都在较小范围内进行，凭头脑记事，用语言进行交流基本上可

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际范围的扩大，头

脑记事和语言交流逐渐表现出局限性，为了更好地传达这种社会

信息，傣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出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的方

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傣族最古老的两种文字：象

形字与数字文。

古象形文字的产生可以从傣族诗歌的产生以及爱情的传达方

式中找到线索。傣文古籍《论傣族诗歌》记载，在用酸角籽计数

①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料》

第六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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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人们从抬野兽、拖木料的叫喊声中逐渐产生了诗歌。那

时，人们见什么就唱什么，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在劳动、生

活、娱乐中有了歌，有了爱。但又没有办法把受时间、 空间限制

的诗歌传达给远方的情人。于是创造出了“叁”这种形式的求爱

与求婚的书。“叁”分为“叁糯埋”（草花情书）、“叁敦糯埋”

（花树情书）“、叁默（”有固定的书写格式，每行限于三至四字）、

“叁帕（”转写情书）“、叁烘（”凤凰情书）“、叁糯列（”鹦鹉情

书）六种，其中凤凰情书最受傣族欢迎。刀正乐先生收藏的《古

代凤凰情书）的封面上写着“男女青年相爱时用叶子写好情书派

鹦鹉送去。”书中写道，凤凰情书中的一对凤凰，右边一只表示

男的，即凤；左边一只代表女方，即凰。男青年向女青年求婚

时，画脖子扭在一起，嘴对嘴的一对凤凰寄去向女青年求婚。并

说，如果女方同意，她就画两只身体依偎，脖子扭在一起，两嘴

同衔一朵鲜花的凤凰表示心心相印。假如对方不同意或已有了恋

人，那么就画一对脖子扭在一起，嘴仍对着嘴，但要把代表女方

的凰（左边的凰）的背转过来对着右边的凤（代表男方，即求婚

者）。《古代凤凰情书》客观地说明了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凤

凰情书是用在叶子上画象征爱情的凤凰向对方表示爱慕和求婚。

这种凤凰图画实际上就是傣族的图画文。图画文是把一个复杂的

事情或事件集中在一幅画中，但不对图画的内容作语言描述，图

画只求形似，不求逼真。它本身没有固定的读音，排列组合与相

关的词语的语法顺序位置也不相一致，图画记事（或图画文）仅

起到帮助人们记事及识事的作用。傣族社会再向前发展，西双版

纳傣族先民为适应发展了的社会在图画文的基础上创造了象形文

字。西双版纳州政协西娜同志在《布南丝》中发现了傣族的象形

文字。继而周厚坤也在景洪县曼阁中心佛寺收藏的傣泐文书籍中

找到了《布南丝》（挑选嫁娶吉日）。书中记录了以 个为一组

的象形文字，但 个为一组的象形文字中只重复使用五个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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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傣族在创制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后期又创制了数字文。傣族老

知识分子岩捧先生收藏的傣文文献《波腊纳坦》一书记载了西双

版纳傣族的指示字的产生和符号。书中记载，傣族的数字是由集

体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或财产中产生的。傣族先民分配实物时用

日常使用的竹篾片和常见的相思豆或酸角籽表示数字，并用它们

来对食物或财产进行分配。人们分几样东西，分一样就在每份上

”条竹加“ 片后面加一就”条竹篾片，满 在“ 粒相思豆或

。如要分三酸角籽表示 样东西，每分一样就在每份上放上

”条竹”条竹篾片，三样东西分完了，每份上都应有“

篾片。否则，就是这一份分多或分少了。

人们为了记数方便，继摆竹篾片后又发明了用点 ）表示（

后面加一点（ ）相思豆或酸角籽作记数符号。如 点代表

）表示 。摆竹篾片或相思豆后面平行加两个点（ 及酸角

籽是傣族先民最简单的指示 数字的概念和对数的应用。用字

）代表（ 计数则是傣族对数字的发展。在实际生活中，零

摆竹篾片和相思豆或酸角籽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病。例如，分的东

西多了，要的竹篾片和相思豆或酸角籽就越多，多而易失。由

此，造成混乱和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为了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人

们在实践中用折篾片计算法代替了摆竹篾片计算法，后来发展成

了傣族数字文符号。数字文是怎样形成的？《波腊纳坦》一书作

了如下说明：“由于折断篾片摆放的方法很易丢失和混乱，才想

出在一根竹篾片上按照所要记物资的数量多少折成相应的几节。

如有三样东西，就在一根篾片上来回折三节；若是八样东西，就

在篾片上来回折八节。以后人们才用火炭照着模样画下来，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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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就被人们所牢记，变成最初的数字文了。”

在最初的数字文和少量的象形文无法清楚表达意思的情况

下，还“以物传递信息”。通常是用日常生活接触得较多的一些

物件，如鸡毛、火炭、辣子、芭蕉、槟榔、甘蔗等等。传递的方

法与作用是：例如某一地区发生战争，局势很紧急时，是以一根

鸡毛加火炭派人送往，表示告急求援。对方接到物后就明白这种

意思。送槟榔、甘蔗和芭蕉，是表示友好的象征。如送去一包红

辣子，却是表示愤慨或断绝关系的意思。以物传递信息还表现在

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等方面，如表示这块地或这棵树是自己的就

插上一棍木叉作为符号等等。古代傣族这种以物代替符号传递信

息的方式，还一直延续到西双版纳解放初期。这是历史上傣泐文

刨制和使用的最初阶段，早期的这些“字文”、“象形文”的形

成，标志着傣族社会及文化前进了一大步，为以后傣文字母的诞

生奠定了基础。这算是第一阶段。

三、最初傣文字母的诞生

根据有关傣文史料记载，在佛经传入傣族地区以前的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里，傣族就有自己的原始字母，名称有两种叫法即

“多蒙嘎端（”虫蛀叶文字）和“多广抱（”吹火筒文字）。有关的

传说有三种：

一说傣文是“盘坝”（猎人）发明创造的。有个箭法高超的

猎人，为了记住打死多少动物，就想出了用相思豆粘贴在弓弩上

的办法，打得一个动物，就取一粒相思豆用树浆把它粘在弩上作

①见周厚坤（试论西双版纳傣泐文的产生与完善）一文，载于（版纳文史资料

辑，云南民选辑）第 月。年族出版社

②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

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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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不料，这种粘法容易被树枝野漆挂掉。猎人为此沉入冥思

苦想中，一次他到一棵树下休息，偶然发现一条小虫在芋叶上蛀

食，给叶片留下弯弯扭扭的斑痕，猎人从中得到启发，模仿虫蛀

叶留下的那些符号，用硬刺在叶片上把符号划下来，用作记物的

符号。后来被传开，借用的人越来越多，天长日久，就演变成为

文字符号，被人们称作“多蒙嘎端”（虫蛀叶文字），成了傣族最

早的文字。

二说是一个烧火的人发明了文字，即“多广抱扎刀”意为

“吹火筒印灰文字”，后被人们称为“多广抱”即“吹火简文字”。

相传，傣族祖先由游猎转入建寨定居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会煮

饭的男人，每次大家上山打猎或种地时，总把他留下煮饭，他煮

饭生火时砍来竹子做吹火筒。他做的吹火筒一头是圆形，一头是

半圆形。他在无事时，就拨弄手中的吹火筒玩，用吹火筒的两头

在灰中按，结果印出一排圆形和半圆形来。这样他从中得到启

发，于是就用火炭模仿吹火筒的印痕在木头上作记号，以后，又

把圆形和半圆形的符号组合在一起，变成了许多不同形体的符

号，并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一代传一代，就成了以后的傣文。

三说傣文还是“盘坝”（猎人）发明的即“多托我”，意为豆

芽形字。相传，古时有个猎人，家住南山脚下，每天都到北山森

林去打猎，南山到北山的途中有一塘清澈的湖水，湖中长满了荷

叶，猎人每次从湖边经过时，总看见小虫子爬在荷叶上蠕动，而

叶片上却留下许多豆芽似的斑点，那些斑点就印在猎人的脑海

里，猎人受到启发，就想到利用它来做符号记物记事。一次猎人

在家里静静回想荷叶上的“豆芽”，想起一个，就用火炭写下一

个，几天以后，他家的房梁上、墙壁上和门板上写满了各种各样

的符号。这些符号极像豆芽，就命名为“多托我”（豆芽形文

字）。据说，现在的傣文字母，就是从猎人发明的豆芽符号演变

而成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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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傣族三种文字由来的传说，虽不能作为文字发明、

创制的依据，可是，从目前现存的傣文史料记载证实，早在佛经

传入傣族地区以前，傣族不但已有自己的古老文字即数字文和象

形文，而且还发明创制了字母。据傣文史料贝叶本《巴塔麻嘎波

罕》、《尚嘎哈奔罗》和《波腊纳坦》等书记载说明：“傣文字母

诞生于荷叶之说，是指人看见虫在荷叶上蛀食留下的斑点痕迹受

到启发，由此才使人发明创制出了文字。”因此，有理由分析，

傣族文字是傣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自己创造出来的，发明的

人很可能是一位有经验有智慧的猎人，在虫蛀叶的媒介下受到启

示，发明了文字。

傣文史料《巴塔麻嘎波罕》一书里还记录下了当时的字母形

状，还加上了简短说明：“那时字母还只是如同虫蛀食树叶，并

不十分清楚，人们谁也不去注意它”，《尚嘎哈奔罗》一书里，对

傣文字母起源于荷叶一事，这样记载，“最早傣文起源于荷花，

因为虫在荷叶上蛀食留下弯弯曲曲痕迹给人们启发，傣族的智慧

者们才创造出了文字”，对此，《巴塔麻嘎波罕》一书又作了这样

的记叙：“虫蛀叶文字产生于荷叶以后，五朵荷花也在菩提树下

的金殿上开了，据说那是亚洲的中心，示意着五尊佛祖要诞生

原始傣文字母先于小乘教传入傣族地区以前产生，可以从傣

文史料《日腊沙刹纳竜》（贝叶本）一书得到证实。此书有这样

的记载：“初时，人无语言和文字，从“阿底哈嘎班哑”以来才

有语言，‘多蒙嘎端’（虫蛀叶文字）产生以后，人才开始用简单

发音，发音部位在喉咙。过五百年以后，玛哈嘎加牙纳听又

根据荷叶文字创造出 个（辅音）字母，用以记录佛祖的圣藏

经”。这里谈到“玛哈嘎加牙纳听”，此人并不是傣族，他是释迦

牟尼佛祖的四大弟子之一，他是为佛经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的人物之一，据传，佛经文字是他创造的。后人在总结傣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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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制和发展时谈到他，也是免不了的。但是（目腊沙刹纳竜）

一书仍然说他是在傣文字母诞生形成五百年之后，又才根据“荷

叶文字”创造出佛经文字的。

从上述几种傣族史料记载中分析，就更有把握判定：原始傣

文字母并非外借梵文，而是佛经传入以前就有。同时也从另一角

度上证实了关于“猎人创造文字”和“吹火筒印灰文字”的传

说，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这可算作傣族文字产生形成的第

二个发展阶段。

除上述三种传说外，还有一种有关傣族文字的由来是“去向

佛祖讨文字”的说法。即古时候没有文字，人们就去向佛祖乞讨

文字。不同民族，带着不同的装文字的工具，汉族带纸，傣族带

贝叶，哈尼族带牛皮。来到佛祖居住的山洞，他们说明来意，佛

祖就分别在纸上、贝叶和牛皮上写下同一种文字，人们在回来的

途中泅水过江，汉人的纸被水浸湿，写在纸上的字变了形，看不

清了。只好在河水沙滩边找到雀脚印，就以雀脚印当文字使用，

成了鸡爪字；哈尼族带的牛皮，由于途中肚子饿，把牛皮烧吃

了，所以哈尼族至今无文字；只有刻在贝叶上的文字不怕水湿，

把佛祖给的文字原样保存下来，成了今天的傣文字体。这个传说

并非傣族文字由来的原本传说，它反映的内容是佛教传入傣族地

区初期的情况。

四、巴利文的引进

佛经文字是怎样传入傣族地区，并与傣族文字相结合的，据

傣文史料贝叶本《及打撇达》（即《人体解剖学》）、《惟乃洛勒》

（即《论律学》） 等书记、《沙打惟玛腊》（即《语言字典律注释

①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 载于《云南出版史志资

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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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都比较清楚地讲到有关佛经文字传入傣族地区的详细经过，

书中说，帕召果达麻即释迦牟尼成佛后的 年，到 岁涅槃

（逝世）的时候，睡在勐古西纳来花园里一棵大树下的石块上面。

逝世前那天早上，由他的一个大弟子玛哈阿念达听把众僧侣召集

来，听佛祖临别忠告。佛祖说：“我涅槃以后，佛经就将是佛法

的三大圣藏经，你们要继承下来传播五千年”。佛祖说完就涅槃

了。但是，那时的佛经无文字记载，一切全凭记忆传诵，为了记

载佛经语言，继承保护佛祖的三大藏经，于是，玛哈嘎加牙纳听

就根据最初“ ，的发音模式，首先创造出了 个梵文字母，

分作六种，并从中抽出八个字 至“母编为八个单元音即“

然后又以这 个字母作为尾音分化出若干个闭音节来。遵照佛

祖临终嘱托，由玛哈阿念达听主讲佛三藏的内容，由玛哈嘎加牙

纳听记录，编撰成流传至今的“桑比达嘎”即（三藏圣经》，共

包罗八万四千册。接着玛哈嘎加牙纳听就按佛经的内容分成“别

干比”即“八大宗类”。作为对三大圣藏经的注释，以便注明意

思，好传遍全球，使人容易接受。据傣文史料《目腊沙刹纳竜》

一书所记：说佛祖死后五百年，佛法才被载入文字，又说，随着

佛历 年（公元 年）佛经由水路传入傣族地区，佛经梵文

体字母才被傣族所接受。 个巴利文辅音字母的传入，充实了

傣族文字，对推动傣族文字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

个巴利文字母，不足以准确表达和由于单靠 反映傣语实际，

于是，就出现了一次语言和文字再增创的变化时期，即傣历

年），年（公元 名叫阿雅坦孙洛的高僧，又增创了 个傣

个元音符号，进一步发展了傣文。文辅音字母和 至此，傣泐

文才得到完整和充实，形成傣族固定的文字系统，这是傣泐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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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的最后阶段 。

五、老傣文的最终形成和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傣族地区现存四种老傣文中，以傣泐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

傣文古籍《多拉维梯》等文献记载，傣泐文始用于傣历 年，

即元至元十四年（公元 年），这与汉文史籍上记载的材料基

本上是吻合的。元代的汉文史籍虽然没有记载当时的彻里（或车

里，即今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全境）使用傣文的直接材料，

招捕总但在元代《经世大典 录》中却有一条比较可信的旁证，

能够说明当时西双版纳已使用傣文。这就是该书“八百媳妇”条

记载元代忽刺丁于元延祐元年（公元 年）出使八百媳妇国，

临归国时，其国王“浑乞滥手书白夷字奏章，献二象。合部曲浑

乞漏、浑八刺、我童赛、爱章阑随使者赴阙”。八百媳妇国也就

是今天泰国北部以清莱、清迈、景线一带为中心的当时景线王

国，也称为清迈王国或兰那泰王国，历史上与西双版纳境域相

接 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民族相同，语言相通。公元

纳的景洪一带建都时，兰那与西双版纳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曾长

期结为同盟，文化发展水平也称并驾齐驱，互相间有姻亲关系。

当时八百媳妇国主既已在奏章上使用白夷字，也就是傣文，那

么，当时的车里与之频繁交往，来往文书也必然使用傣文。再进

一步说，既然当时官方文书中已使用傣文，则傣文之创制年代也

必定在这时间之前若干年，这正是傣文史籍所记载的傣文创始之

世纪后年。可见西双版纳在 半叶已使用傣泐文是不成问题的。

但从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历史资料来看，傣泐文创制的时间有可

能还要早一些，因为这种文字是随着小乘佛教的传播而创制的，

①见王品三《傣族文字的创制和贝叶经文献》一文，载于《云南出版史志

料》第六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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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直接应用于天文历法传播与计算中。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

时间大约在公元 世纪。而公元 年又是傣历的起始年，

并且傣泐文形体较之中南半岛各国所使用的梵文系统的各种文字

的字母形体（如泰文、老挝文）更为古老，至今在老挝和泰国北

部仍被视为经典文字，使用于佛教经典中。再考虑到公元

世纪是傣族社会的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文化发展的某些平衡现

象来看，并不排斥傣泐文的创制年代就是在这个阶段，只是现在

还缺乏直接的证明材料，有待进一步考证。

傣那文的创制和使用时间要晚一些，比较可靠的时间是公元

世纪。明代李思聪著（白夷传）所记之“缅书”实际上也就

是傣那文。因为傣语和缅语属于不同语族，语言差别很大，虽然

傣语中有一部分缅语借词，但傣族社会历史上并没有哪一个时期

曾用缅语、缅文作为交际工具。另从明代官方所设翻译外国或境

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机构“四夷馆”来看，其中既设“缅甸馆”，

又设“白夷馆”，在稍后一些的（华夷译语）中，既有缅甸译语，

也有白夷译语，滇南方面还有车里译语，可见当时缅文、傣文早

已并行而不悖。至于“旁行为记”的习惯，在今所见傣文抄本中

仍习用不变，如段落要点、小节标题等都斜书于正文之侧，与

《白夷传》所记的相同。这是当时民间还盛行“刻竹木”的计事

方法，使用傣文还不普遍。李思聪偕钱古训去滇西的时间是明洪

武二十九年，即公元 年，傣那文那时已经在官方使用也不

成问题。那么，傣那文的创制年代当然比这个时间还要早一些。

傣绷文与缅甸掸邦的掸文基本相同。掸邦是缅甸最大的一个

自治邦，掸族是缅 年至 年近甸的第三大民族，在公元

二百五十年间，在缅甸历史上称为掸族统治时期，而且也有较高

的文化，因此，傣文的起源也一定很古老。至于金平傣文，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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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不足，其创始年代还不清楚。

到了清代，傣文使用更为普遍。《东华录》记乾隆十六年

（公元 年）十月己未云南巡抚爱必达奏：“采集番字，镇沅

府之夷，普洱府之车里，东川府之罗罗，顺宁府之猛甸、猛麻，

永昌府之耿马、镇康、潞江、芒市、勐卯、遮放、干崖、南甸、

盏达、陇川、孟定、湾甸、猛猛十八 卯二种，盏种，内遮放与

达、陇川与南甸三种，猛猛与湾甸二种，字体相同，汇成书一十

四本进呈。”这里的“番字”只可能是傣文，因为上列各地，除

“东川府之罗罗”外，均为傣族分布地区，说明当时傣文流行已

十分广泛，但字体书写上则有不同之处。周裕在《从征缅甸日

中说：“通事谙缅文者少，军中每将缅翻摆夷文字，又以摆

夷文翻汉文，重译而得之。”这记载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公元

年）入缅清军在德宏及邻近境内的事，它说明傣文的使用

已极为普遍，在清军中的“通事”懂傣文的多，懂缅文的少，而

缅、傣文是为两种文字，所以必需重译。

新中国成立后，曾选傣泐文和傣那文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新

傣文现已在有关地区推广使用，西双版纳地区则新、老傣文并

用。傣文在历史上曾起过保存、发展傣族文化成果的作用。用老

傣文所形成的大量历史档案文献，是傣族悠久文化的丰富宝库，

也是傣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

①参见张公瑾《傣族文化》第二章“语言、文字和文献”，吉林教育出版社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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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傣族文字的应用与傣文历史档案的产生

一、傣族经典文字与傣文历史档案

西双版纳的傣 文在当地和我国大部分傣族地区及泰国、老

挝、缅北又称为“多沓姆”。“沓姆”意为佛经，“多沓姆”即经

书文字之意。这个名称意味着它与小乘佛教的密切关系。虽然后

来不管是佛寺、官场或民间都普遍使用这种文字，但从起源上来

看，这首先是作为专写佛经的书写工具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字不仅使用于我国西双版纳等傣族地

区，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和缅甸的景栋。使用于清迈的称为

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称为傣痕文。景

洪、清迈、景栋三个 沙年嘎比滇地区的文字差别极小，据

兰所著《傣泐文 傣允文与老挝文对译课本》所示，傣泐文与傣

年泰允文的不同之处只是有四五个符号。再据 国出版的傣

文（考古）杂志第二十六期上冈尼嘎 维蒙格宋《兰那经文撰写

为标准傣文的意见》一文，其中介绍的兰那经文与傣泐文的差别

也只有七八个符号。而且，由于这两地历史上交往频繁，现在这

些书法上的差别对两个地区来说都习以为常了，并且已经互相渗

透、互相通用了。

傣痕文与傣泐文的差别更小，据易家乐所作《傣痕语音文字

辅音的两个字母在写纲要》一文，傣痕文也只有代表 法上

不同于傣泐文，可见这三个地区文字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老挝

有自己的老挝文，但他们在宗教上所使用的经文也与傣泐文基本

相同。从老挝国家出版局出版的《老挝语》四册课文的第四册所

包括的经典文字来看，字母表中与傣泐文有差别的只有七个符

号，而且其中两个是受傣文影响结果，其他几个纯粹是书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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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

从上述情况看，傣泐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

经文虽有四个名称，但字母形式以至拼写方法、正字法上都是一

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

“经典傣文”。我国的西双版纳与清迈、景栋以及老挝都通用经典

傣文是有历史背景的。西双版纳旧名车里，车里的区域在历史上

屡有变化，方国瑜在《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中说：“考

车里境域，明代较清为广廓，元代又较明为广廓；盖元代之车

地，明设孟里，包括有孟 艮府。”孟艮即 痕，就在景栋一带，

可见明代以前，景栋包括在车里境域之内，同属元代设置的车里

总管府。至于清迈一带，元时已设“八百等宣慰司都元帅府”管

辖八百媳妇全境，清迈就是八百（兰那）的首邑。八百媳妇在车

里之南，与车里挤挨着，两者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据傣文《泐

史》记载， 年傣族首领叭真家在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建都时，

孟艮、八百、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据此指出“景龙、孟艮、

猛交、猛老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

括有元明时 ，故可见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

历史上这几个地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们使用同一种文字

是很自然的。

很显然，经典文字必与宗教的传播有关。世界上大多数文字

形式的传播、扩散大都与宗教有联系，如阿拉伯字母与伊斯兰

教，拉丁字母与天主教，斯拉夫字母与东正教，印度字母与婆罗

门教和佛教。中南半岛和我国傣族、布朗族都信仰小乘佛教，他

们的文字也都采用印度字母，其文字形式也都是从纪元前印度所

使用的婆罗米字母演化而来，这个总的情况，已经相当明朗。但

是，中南半岛这几种文字和婆罗米字母形式已经差别很大，它们

①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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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自成体系的一种中南半岛变体。这些文字有多种形式和名

称，其中主要的有缅甸文、柬埔寨文、孟文、泰文、老挝文和傣

文。这大概与佛教的传播路线有关，婆罗米字母因不同走向而分

为南北两系，传到中南半岛后又分作两个系统，其一是从南系而

来的古代吉篾文；其二是从北系而来的古代孟文。古代吉篾文后

来演化为人们所说的碑铭吉篾文和寺院吉篾文，现代柬埔寨文即

从碑铭吉蔑文演化而来。古代孟文则演化为泰登文和缅甸文。经

典傣文即隶属于孟缅这个系统。孟文、缅文、经典傣文（傣

文）从辅音字母、元音字母、元音符号或数字形式来看，都极为

近似，可以说明这三种文字之间非常亲近的渊源关系。而其数字

形式，经典傣文和缅文完全一样，并与泰国、老挝的文字存在明

显的差别。缅文在历史上也是有过改革的，至少曾存在过另一种

近似藏文字母形式的文字，但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不过，现代缅

文和经典傣文一样来自孟族文字则是无疑的。

在西双版纳等地使用的傣泐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穿插着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是在《华夷译语》中，有《车里译语》

和《八百译语》，其中保存了当时西双版纳和清迈两地所使用的

文字。这两种文字很接近，但与经典傣文差异较大。这个现象如

何解释呢？我们只要参照现在老挝的老族以及国内双江、耿马、

镇康等地的傣族都同时存在两种文字的现象就可得到解释。老挝

或国内这些地区的傣族，他们在寺院中使用经典傣文，而在民间

又使用另一种文字，老挝使用现代老挝文，国内双江、耿马等地

傣族使用傣那文，这种双重文字制，正是过去西双版纳和清迈文

字情况的写照。他们原来也是使用两种文字，一种就是寺庙中使

用的经典文字，另一种则是（华夷译语）中在官场和民间使用的

文字，后来由于宗教势力深入到统治阶级和民间中去，经典文字

逐渐取代了民间文字，使上述西双版纳、清迈、景栋这个三角地

带只保存了一种经典文字。这个取代过程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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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靠近西双版纳的孟连县的傣族人，是从德宏地区迁移来

的，他们原来在佛寺使用经典傣文，在民间也使用起经典傣文

了。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历史上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 个字母，要是按是经典傣文现有

巴利语的文字字母 个系统来说，原来只有 个字母，后面的

字母是为标写傣语语音而增 个字母是何时增加进去加的。这

的现在还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在经典文字取代民间文字

过程中为适应傣语特点而加上去的。从单纯译写巴利语经典到准

确表达傣语，促进了傣族文字的 文（以及发展，因此，现代傣

傣允文、傣痕文）既写经典，又用于民间，是一种僧俗共用的文

字。中间也有改进的，就是增添了 个字母，但作为经典文字

的基本面貌改动并不大。傣文文献《多拉维梯》中记载，傣泐文

创制于傣历 年，即公元 年。这个时间与速可台王国第

一代君主拉玛甘亨改革泰文几乎同时，拉玛甘亨给后人留下了著

年，现被认为是泰文创始之名的“拉玛甘亨碑”，该碑立于

年，也正是刀芒莱的清迈政权鼎盛时期。看来，在那场席卷大半

个半岛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风云中，车里、八百、速口台在文化上

互相间也有影响和渗透，于是进行了一场带有普遍性的文字改革

运动。拉玛甘亨以其留下的碑铭来作这场改革的证明。而车里和

八百没有留下这样的材料，但（多拉维梯）的记载却说明的确有

过这样一场改革，改革的成果就是留在《车里译语》中在官场和

民间通行的文字。后人对这些改革运动都称之为创制或创始，这

对树立新文字的权威是有必要的。由于车里、八百、速口台之间

互有影响，所以两种译语文字与拉玛甘亨碑铭文字及后来的泰、

老文字比较接近。至于经典文字，起初因藏之于梵门深院，以宗

教所固有的顽固性和保守性而照原样保存下来，后来由于宗教在

当地的普及，经典文字终于取代了译语文字。

因此，经典文字的创制时间当在 世纪之前。如上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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